
7人文大理2026年6月10日 星期三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夏传武 终校／赵丽花

掌 故

大 理 美

游 踪

生 活 笔 记

千年古村之诺邓

□ 吴松江 安建雄 李响
李文海 文／图

初夏时节，宾川县鸡足山景区
十里杜鹃长廊迎来盛花期，株株杜
鹃繁花竞放，为清幽的鸡足山带来
别样景致。

鸡足山十里杜鹃长廊位于海拔
3248米的天柱峰东南面罗汉壁、九
重崖、狮子林一带，是鸡足山标志性
自然景观。此区域崖壁险峻、林木
幽深，每至初夏，高山杜鹃次第绽
放，依山就势绵延盛开。

不同于平地花卉，鸡足山高山
杜鹃扎根山石崖壁，历经山风云雾
滋养，花型饱满、花色绚烂。

游人漫步花间拍照打卡，沉浸
式体验山野浪漫，感受山间清凉，尽
享自然生态之美。

宾川鸡足山景区十里杜鹃长廊繁花竞放

□ 姚静

花木无言，它们的名字便是所有的
陈述了。

有一棵叫作“合欢”的树，幸福美满
地长在我心里多年。我想象着它应该是
枝缠叶绕，根结连理，婆娑如影的，每一
阵风吹过，摇响的都是欢声和笑语。

第一次见到合欢树是在大理的南
诏风情岛上。沿着被树木浓荫掩蔽的
石阶而上，一棵枝叶清朗、亭亭如盖的
树和我不期而遇。它的枝丫错落有致
地向四面舒展开，叶片细碎，状如镰刀，
两两对生在细长的叶柄上，碧绿如一根
根孔雀尾羽。这些细碎的小叶儿不像大
青树的叶片那样绿得阔绰厚实，它们是
轻薄的。那颜色也绿得浅浅淡淡，仿佛
一阵轻烟笼在枝头，随时会散了去似
的；又像一朵飘累了的云朵在枝头歇脚，
只待一阵风来又将开启新的行程……
轻薄浅淡的绿叶让整棵树有了空灵曼
妙的味道。

南诏风情岛上许多树的树干上会
系一个小铁牌，上面写着树木的名字。
我便急忙去寻找这棵树的名字。我看

到小铁牌上用正楷写着“合欢”两个
字。原来这就是合欢树了，我对它多年
的思念在不期然间有了着落。我知道
那缀在枝头两两对生的小叶儿，一到
夜晚就会慢慢贴近合拢，如一对对交
颈鸳鸯，依偎着甜蜜入梦，合欢树因此
得名，又被称作“夜合欢”。杜甫有诗
云：“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写的就
是合欢树叶夜间成对相合，如夫妻缠绵
的情形。

合欢是含羞草科、合欢属，它的敏感
一如含羞草，但它树叶昼开夜合的现象
却不是因为触碰，而是对光、热的敏感，
周围光线和温度一降，它的羽状复叶就
会慢慢靠近贴拢，到第二天天亮后才渐
渐分开。据说它的根系也十分敏感，可
以感知地下发生的一些物理变化，人们
正探索用它来预知地震。

原来树木的枝叶，还有它们在黑暗
泥土中盘结的根系都有着灵敏的感觉。
谁说草木无情？只是我们听不懂它们与
风应和的歌声、与泥相握的倾诉罢了。

我站在合欢树下抬头仰望，我看见一
树恩爱缠绵的叶子。风来了，左边的叶儿
翻卷起来，为右边的叶儿挡住寒冷；雨来

了，右边的叶儿会紧紧抓住左边的叶儿，
生怕它被雨点打落了去；然后黑夜来了，
两片小叶儿慢慢靠拢，将对方轻拥入怀，
它们低语：亲爱的，别怕，我在这儿呢。

合欢树在千万个黑夜里重复着千万
次亲密无间。

我羡慕着这一树相依相靠的叶子，
它们一起在朝阳下舒展，一起在黑夜里
依偎，即便秋天来了，委地成泥也可以如
蝶相随，永远不尝离散的凄苦。

可惜我不能站到暮色四起的时候，
那样我就可以听见合欢树上成千上万双
眼睛闭上的声音，成千上万只手臂相拥
的响动。

合欢树是会开花的，我去南诏风情
岛的时候花期已过。我又向往着一棵开
满花的合欢树。

我掐算着合欢的花期刻意去寻找。
六月的一天，在一座寺院旁边，我终于见
到了两棵开满花的合欢树。我看到无数
扇形小花缀在枝头，轻飘飘，毛茸茸，它们
由千万根、上亿根洁白的细丝簇生而成，
因此又被称为“绒花”。两棵合欢树被这
般轻柔的花朵罩住，挺拔便沦陷在一片阴
柔里。我也才知道这些如烟似雾的细丝

并非合欢花的花瓣，它们是合欢花发达的
雄蕊，有着细长的花丝，成了合欢花最醒
目耀眼的部分。合欢花真正的花瓣呈绿
色管状，极不显眼，掩蔽在繁密的花丝下，
花丝的光彩全然盖住了花瓣。

后来，我在许多地方遇到了开着花
的合欢树，它们长着白色、红色或是
粉色的花丝，开在山脚、路边、公园、
庭院……每一次相遇都让我赞叹不
已。合欢是一棵普通寻常的花木，却拥
有自己的光芒，灿若云霞、美如锦绣都不
足以形容它。

据说合欢花可以入药，有令人欢乐
无忧之功效，看它一树安宁和美的叶子
和柔软轻盈的花朵，也应如是。

花木无言，它们的枝叶和花朵却会
替我们表达很多。

万缕丝蕊皆含情——合欢花

□ 汤云明

到过大理好多次，但都是去位于
洱海西岸的古城和西南岸的州政府所在
地下关，而洱海东北岸的双廊一直没有
去过。这次再去大理，首选地就是双廊。

双廊镇以双廊村、大建旁村为核心
景区，白族人口占大多数。古镇依山傍
水，风光旖旎，白族渔村风貌保存完好，
素有“苍洱风光第一镇”的美誉。

景区内名胜古迹众多，有玉几岛、
岛依旁半岛、湿地公园、老渔港、海街等
岛屿和海湾，有玉几庵、兴良庙、魁星
阁、玉波阁、古戏台、毗舍古战场等历史
文物古迹，有别具情趣的民族文化、本
主文化、白族民间歌舞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还是《五朵金花》《心花怒放》和《好
想好想爱上你》等影视片的主要选景拍
摄地。

玉几岛是主要的旅游景点，因岛上
全是岩石，外形似一个茶几而得名，以
前是一个离陆地很近的岛屿，后来建了
玉几桥就把它和陆地连通了。过玉几
桥首先到达的是玉波阁，玉波阁是进入
玉几岛的咽喉要地，始建于明末，后经

过多次重修。
清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领导的

农民起义也为玉几岛增添了厚重的历
史感。作为军事要地，杜文秀义军水师
在岛上扎营，玉波阁是进出之咽喉，就
把它作为天生的兵营寨门，现在，岛上
这个小村子就叫天生营村。岛上现存
古炮台遗址，曾经是杜文秀水师在金龙
洞上面平坦之地建造的炮台。

太阳宫是玉几岛最具代表性的现
代建筑，也是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私人
别院，地处玉几岛临海一端，因毗邻
洱海、面朝旭日东升的方向，故命名为

“太阳宫”。太阳宫以“与自然万物和谐
共生”为设计理念，以杨丽萍独特的艺
术品味与生活美学为设计风格，再结合
大理白族民居建筑特色，相辅相成，造
就了这苍山下、洱海边的质美空间。

南诏风情岛东西长约 350 米、南北
宽约200米，形状如一只头向古镇、尾朝
洱海的青蛙，乘坐摆渡船几分钟就可以
登岛。岛上有始祖文化沙壹母群雕，本
主文化艺术广场、史前植物化石、洱海
的女儿雕塑、锁龙洞等。在这里，游客
可以亲身感受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

化。“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
琴”，南诏风情岛的无边风月，定会是人
们在风花雪月之地最久违的感动。

一个小小的双廊居然建有两座魁
星阁，可见古代双廊人为祈求文运昌盛
的向往之心，它象征着“魁星点斗，独占
鳌头”的科举理想。其中在古镇中部的
那座魁星阁建于清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1935 年重修。总体保持了民国年
间的建筑风貌，为洱海东岸具有较高建
筑艺术价值的代表性建筑，现已经成为
大理州文物保护单位。

大理双廊国际艺术中心正式启幕，
成为近年来洱海边兴起的重要文化艺
术地标，它以极简风格打造富有力量感
的建筑群，融合自然与人文景观，也为
双廊艺术小镇增添了艺术的氛围。

双廊的美，还在于居民的房子都是
建在洱海边高低错落又长满树木的岩
石之上，一些百年老树和古建筑分散在
现代建筑之中，一下子就让古渔村有了
历史的厚重感。坚硬的岩石与温暖的
人文情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想，这
也是人们爱上双廊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因为房子因地形而建，造成双廊

的大小巷子宽窄不一，还七弯十八拐
的，如在太阳宫外的“一线天”，只容得
下一人侧身弯腰通过。

华灯初上，月光安详地照在小镇上，
远远望去，整个小镇灯火通明，让我们
的视觉有了立体感，步入街巷，来来往
往的游客和正在营业的店铺让这个村
子保持着喧嚣和热闹。为了更真切地
了解双廊，我特意在洱海边订了一间民
宿，为的就是在晚上也可以到洱海边走
走看看，吹吹湖风，甚至在夜里开窗或
不开窗都可以听见洱海的涛声，看见远
处的苍山。

夜风吹过洱海，来到我的窗前，用
拍岸的声响和我打着招呼，也向我诉说
着关于洱海的种种过往，借着一丝月
光，我能看清楚洱海的表情，它时而激
昂，时而悲愤，时而沉默不语，时而又款
款道来。我仔细地聆听，安静地思考，
和它做着互动。仿佛大理周边最具代
表性的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
月，这一浓缩成苍山洱海自然景观的

“风花雪月”都在眼前呈现。此时此刻，
如果有人说“想你的风吹到了大理”，我
要说“我等你，就在双廊”。

夜宿双廊听苍洱

□ 鹤阳布衣

乡愁，是在我离家数十年后对远离
的故乡生发出的碎片式回忆和无尽的
思念，它包括童年的懵懂、青春的荒草、
屋顶的炊烟、雨中的蛛网……这些回忆
和思念往往是碎片化的，时日久远，偶
尔也呈现时空的错位，但它作为乡愁却
贯穿了青葱少年时的生动岁月，成为人
生旅程中挥之不去的深色印记。

——题记

我的故乡在大理州鹤庆县金墩乡
一个叫积德屯的地方，靠近山脚，不起
眼，大多的路人在不经意间一晃眼就已
经路过了，因为靠近山脚，村里的田大
多都是梯田，这是一个缺水而贫瘠的滇
西北普通小村庄。

村庄后面就是起伏的山岭，长满了
松树和一些不知名的小灌木，山岭千百
年来就这么静默诚实地守护着村庄。

在我小时候，家乡的交通条件极为
落后，柏油路还属于大地方的新鲜事

物，整个鹤庆县境内是一寸都没有的。
县内最高级的公路就是穿过积德屯的
一条弹石路，弹石路直通州府下关。那
时，州府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
所在，有那时的我想象不出的繁华。

从老家到州府下关，需要乘一整天
的客运班车。清晨七点左右，太阳还没
在东边的石宝山露头就要赶去乘车，
客车在弹石路和土路之间蜿蜒前行，
客车颠簸且飘满了黄色的灰尘，中午
12 点左右，客车才到达鹤庆县最南端
的北衙铅矿，饥肠辘辘的乘客们在这
里短暂地歇脚、吃饭，然后继续前进，到
达州府下关时，往往都是时近昏黑、华
灯初上了。

因为冷凉土地的贫瘠和交通条件
的不便，我从小对许多事物的认识，都
是从课本里或课外书上看来，或者是从
大人们家长里短的闲聊里听来，而这些
看来或听来的各种知识、典故和家乡的
一些特殊物事以及成长中的一些痛点
和笑点，就交织成了如今深深的挥之不
去的乡愁。

乡愁九韵

□ 霍永安

时维端午，且让我们解开粽叶的
青纱，触摸这枚被时光浸润的文化符
码。沿着汉字的纹理溯流而上，在“端
午”二字的横竖撇捺间，打捞先哲沉潜
的智慧。

古人以“立”为基，以“耑”为声，
令此字生来便带着初生的端正：是晨
光里昂首的新禾，是宣纸上游走的中
锋。而“午”字，藏着更幽微的密码。
当它在十二地支中定格为五月，便将
太阳的轨迹织进了时光的经纬。音
通“五”的巧合，让五月初五不再是简
单的数字叠加，而成为天地交泰的吉
时——宣告着阴阳和合的序幕正缓
缓拉开。

老子于竹简上落笔时，一定见过
这样的景象：山岚与云霓在峰谷缠绵，
终化作润物无声的甘霖。天地不言，
却以氤氲之气写就平等的诗句。沾露
的草叶，承露的花瓣，皆在诉说同一真
理：顺应自然节律，方是人类最本真的
生存之道。正如候鸟追随季风，禾苗
遵循节气，我们的心灵亦需在天地的
呼吸间，寻得平衡的韵律。

如何让心灵与天地同频？“端午”
二字早已埋下伏笔：“端”是端正的标
尺，丈量内心的直曲；“午”是离卦的火
种，点燃心尖的温热。当端午的太阳
行至中天，阳气蒸腾，恰是人心与宇宙
共振之时。此刻若能洗净杂念，令心
如新磨之镜般澄明，便能接住那一缕
来自九霄的纯粹能量。古人云“虚室
生白”，大抵如是——扫除尘埃，自有
浩然之气充盈其间，让灵魂如莲舒展。

张载于横渠书院讲学时，仰望秦
岭云霭，定在思索：怎样的心灵方能担

起“为天地立心”的重任？或许，答案
便藏在“端”的笔画里——是“先天下
之忧”的挺直脊梁，是“为生民立命”的
赤子情怀。今时今日，当我们在玻璃
幕墙后迷失，在荧屏微光中模糊初心，
不妨重温端午的启示：真正的端正，非
关外形的循规蹈矩，而是内心如莲，于
世俗泥淖中守住一份清寂的芬芳。

若说“端”是心灵的罗盘，“午”便
是行动的火炬。五行属火的它，总让
我忆起外婆灶膛里跳动的火苗：向下
燃烧自己，向上温暖人间。古人以离
卦喻“午”，早已洞见生命的本质——
如太阳燃烧亿万载以照尘寰，如蜡烛
燃尽以化星河，人的价值，本就在奉献
中绽放光华。大禹磨破的草履，范仲淹
笔下的忧乐，雷锋补丁摞补丁的衣襟，
皆是这簇心火的赓续。

奉献从不抽象，它藏在母亲手中
反复折叠的粽叶里，在龙舟竞渡时齐
整的号子声中，在递予陌生人的那把
雨伞尖上。当我们移开凝视自我的目
光，便会望见更辽阔的天地：助迷途老
者归家，予流浪猫一碗清水，抑或静听
友人的烦恼，皆是心灵与天地的共
振。这种共振，让我们在给予中丰盈，
在付出里触摸生命本质——原来真正
的欢愉，不在索取的满足，而在奉献的
火光中。

端午的粽叶包裹的，何止糯米香
甜？那是先哲藏于时光的叮咛：在天
地交泰之时，记得把心端正如“端”，把
爱炽热如“午”。这或许才是端午真正
的馈赠：非关某一日的庆典，而是藏诸
汉字间的永恒启示——当心灵与天地
同频，与爱共振，每一个日子皆是生命
的端午，每一刻都能绽放出最明亮的
光华。

打捞“端午”

□ 母锡鹏

在云龙的大山深处，有一个美丽
得让你不忍心触摸的地方，一个柔软
得让你不想再告诉世人的地方，一个
用“盐巴”唱歌的地方，一个历经 1300
多年仍然保持村名不变的地方，那就
是被誉为“千年白族古村”的诺邓。

唐朝樊绰《蛮书》说：“剑川有细
诺邓井。”按方国瑜先生的说法，细诺
邓即今云龙县诺邓井。《蛮书》成书于
863 年，可知“诺邓”村名见诸史籍已
经有 1160 多年的历史，历经唐、宋、
元、明、清、民国，“诺邓”这个名称一
直延续至今，是云南年代最久远的村
寨之一。

从有明确记述的唐代开始，诺邓
村的演变发展完全依赖盐业经济的
兴衰。南诏时期“细诺邓井”的盐业
生产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到明朝
中后期，五井提举司每年上缴中央政
府的盐课银达 38000 多两。明李元阳
纂《嘉靖大理府志》记载：“后开五井，
始分行盐，地方台井之盐，专行大理；
五井之盐，专行永昌。”可见诺邓等五
井所产食盐的盛况。清雍正《云龙州
志》记载：“诺邓、顺荡（盐）味更咸，不
必洗灶，而遂能成沙。”因诺邓盐盐质
非比寻常，今保山隆阳、腾冲一带自
古以来就十分喜欢食用“诺盐”。由
于盐业经济的发达，诺邓村历史上曾
一度成为滇西地区的商业中心之一，
在明《嘉靖大理府志》所列市肆中，其
地位十分重要。诺邓的商路驿道，东
向大理、昆明，南至保山，西接六库、
片马，北接“茶马古道”通怒江兰坪、
丽江和西藏。当时四方商贾云集，百

业昌盛，物尽其美，货畅其流。
进入诺邓村口，小河边就是盐

井。千百年来，人们从深达 20 余米的
井底把卤水汲取上来，在大灶上熬制
成精美洁白的食盐。盐井后面有龙
王庙，庙后是稍为平缓的东面山麓，
住着百余户人家，村中最古老的建筑

“万寿宫”即坐落在这里。这万寿宫
在宋元时期是外省客商的会馆，明初
改作寺庙，原称“祝寿寺”，至清初改
名万寿宫。盐井左面，过了小河就是
北山。北山坡上层层叠叠聚居着 200
多户人家，前后人家台梯相连，楼院
重接，建筑奇巧。

诺邓村现存民居建筑中，以庭院
为单位计，明清两朝的建筑有百处左
右；民国时期的建筑有五六十处。以
年代分，最古老的建筑物有万寿宫，是
元代建筑，现已作民居使用，但部分木
梁构造及地面砖石依然如旧。明朝建
筑，民居中尚存三四个院落。绝大多
数建筑为清代所成，许多庙宇如玉皇
阁、孔庙，现仍古色古香，为人所道。

诺邓素有“九杨十八姓”的说法，一
直保持着完整的白族语言。尽管地处
偏僻、交通不便，但在明清时期还是文
风蔚然、人才辈出。有贡生60余人、秀
才500多人。诺邓村先后获评“中国景
观村落”“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最
具旅游价值古村落”等。

回望诺邓过去的繁华时光，古朴
的村寨历经千年仍得以完好保存，主
要得益于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良好
传统民风。诺邓的魅力吸引了很多
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他们喜欢在这
个地方一待就是大半个月，对诺邓的
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十分迷恋。


